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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视野下的义诺彝族“吉觉”仪式

 

内容摘要：本文从民族学视角出发，对凉山美姑县义诺彝族的“吉觉”仪式进行了研究。“吉

觉”仪式，作为毕摩宗教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彝族驱遣类仪式中以遣返祸害、扭转劣势和转返他人咒术

攻击为特征的季节性仪式。不仅反映了彝族丰富多彩的鬼神观念，也折射出了鲜明的象征思维、对超自

然界的刚硬态度和控驭意识，以及“人力胜天、和谐平衡”的思想特质。  

关键词：义诺彝族 “吉觉”仪式  民族学  

 

彝族毕摩文化，是彝族的文化宝藏，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内容。以凉山美姑县为中

心的凉山义诺彝区，是彝族毕摩文化的腹心地带，有着彝族最传统最本土且种类繁多的原生型宗教仪

式，如季节性的“晓补、吉觉、依次拉巴”仪式和临时性的危机仪式，及大型的送祖归灵仪式等。这些

原生型的宗教仪式，在某种意义上讲，是民族学不可多得的重要研究素材之一。  

国内外彝学界对“吉觉”仪式已有所关注。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摩瑟磁火《美姑彝族毕摩宗教活

动简介》对“吉觉”仪式进行了描述；巴莫曲布嫫《凉山义诺彝族的季节仪式及其节日化之走向》分析

了三大仪式过程并指出了义诺彝族仪式生活的季节性特征，诠释了三大仪式的节日化走向；等等。从民

族学视角出发，以田野调查材料为依据，对“吉觉”仪式进行详细描述与全面剖析的专题研究，尚不多

见。有鉴于此，笔者于2009年7月、12月两次来到这里，通过询问当地彝学专家，与毕摩、当地彝族群

众进行交谈，以及亲身参与观察，即在深入义诺彝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试图对富有传统和本土特色的

“吉觉”仪式进行民族学意义上的深入研讨，揭示出它的信仰特征、文化喻义及价值认知。  

 

一、“吉觉”仪式过程  

在彝族传统宗教中，毕摩主持的宗教仪式分为“嘎哈”和“嘎止”两部分。“嘎”彝语为“路”的

意思。毕摩用“路”这个词汇将彝族传统宗教中祖灵仪式与非祖灵仪式之间划了一条界限，这条界限是

神圣不可逾越的。“嘎哈”仪式，即送灵归祖仪式，其目的和意向很明确，但程序极为复杂，是彝族地

区最隆重和最神圣的仪式。“嘎止”是除“嘎哈”之外的其他一切宗教仪式活动，类别很多，包括占算

类、诅咒类、驱遣类、禳解类、治病类、除秽类、赔偿类等，每一类又可分为大大小小、具有特殊意义

的几类到几十类不等。“嘎止”部分相对于“嘎哈”来说，目的复杂，但程序简单，是毕摩活动的绝大

部分内容。“吉觉”仪式属于“嘎止”中的驱遣类仪式。  

“吉觉”是彝语的音译，“吉”意为敌人或敌咒，“觉”有转、返之意，“吉觉”意为“转回敌

咒”。彝族谚语有称：“春季要还债、夏季要吉觉、冬季要赎魂。”“吉觉”仪式一般在夏末秋初举

行。彝族认为在这个时节一年都过了一大半，万事万物都开始回落或朝下坡走，各种不好或反面的东西

开始降临。“吉觉”就是为了扭转这个趋势，使万事万物朝着有利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彝族群

众认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总会犯下大大小小的口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又在不停地索取自

然。这些都是债，需要借助仪式来偿还，如果不偿还，就会有鬼怪作祟，使全家人不得安宁。“吉觉”

仪式就是在这种遣返、还债、扭转局势的观念支配下来进行的。在美姑，这种季节性的仪式已经成为一

种普遍的宗教节日活动，无论贫富，一般都要举行。以下是笔者记录的某住户家的“吉觉”仪式。  

首先是仪式的准备。“吉觉”仪式是在每年的七八月份、即夏末秋初举行。一般情况下，邻居和亲

戚都选择在同一天或相近的日子进行。毕摩“毕”(做仪式)前，主人家需准备几大枝树枝，割一小捆

草，备好酒、石头和需要的牺牲。主人将毕摩请至火塘右上方就坐，再吩咐帮忙的人开始削神枝、插神

座、扎草偶等。神座，称“鹫毕十二子”，代表十二神，以六根树丫和六根树枝代表，放于毕摩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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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神座象征众神的神位。开始“毕”时，众神将附于神座上帮助毕摩作法。草偶是用草在仪式当事人头

上圈绕后扎成的鬼神之形象。毕摩可插许多草偶，形状各异、名称各异。牺牲要用两只大红公鸡和一只

小黑猪。箩筐里面的小木块代表金银，称“曲石”，是用来贿赂鬼神的。仪式正式开始前，要在毕摩后

侧面插好神枝及扎食鸡鬼、食猪鬼等草偶，草偶枝条要涂抹上鸡的血，用来吸引鬼怪附在枝条上面，最

后会把这些东西捆绑在一起，称“草鬼把茨柒”。备好一应物件后，仪式正式开始，按照放神烟、烫石

净、报人丁、返口业、祛业净业、圈绕、杀牲、打鸡鸣鸡、报牲遣牲、掷草偶、掷鸡尸、苦胆占、献烧

肉、献茶、防同食、断鬼腰、断颈线，最后班师收神枝的顺序，分为上、中、下三大场完成。  

(一)上场：整个仪式的序曲  

1放神烟，彝语称“木古茨”。在门前将一块点燃的火炭放入草堆(不可出火光)，让袅袅升空的草

烟通报神灵前来助法。这是各类宗教仪式中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意思是现在的天地相距甚

远，世人难以攀达神界，只有借助火烟向天上的神灵通报，请天神下凡助法。咒词中念：“无法无天的

作祟鬼，请上天来审判。”  

2烫石净，彝语称“尔擦苏”。将烧烫的石块投入水中，释放出蒸汽以除秽，将鸡在蒸汽上顺时针

转一圈，意为洁身。烫石投入水中发出哧哧之声，代表仪式可以开始，毕摩即诵专门的“尔擦苏”经

咒。  

3报人丁，彝语称“莫色母”。仪式当事人摸箩筐里代表金银的小木块，而毕摩则将当事人的名字

按照夫妻长幼顺序报知祖先或神灵。“莫色”指天神、地神、山神、水神等自然神灵。经文颂道：“凡

绕头之内的、触手之人，皆为保护的主人。”同时，毕摩念诵《列依莫色母》经，即念主人家每个成员

的名字，意为招魂回来。念诵完一段，毕摩就会将箩筐里代表金银的木块抛向前方，意为把鬼怪赶出

去，念到：“空中金银飞，下面毕财如雨洒，家里灾难全送走。” 至此，上场结束。  

(二)中场  

1返口业，彝语称“卡次卡哈布”，即反咒。毕摩口诵咒语《卡次卡阿觉》，请神灵将各种口舌是

非鬼及他人对主人家的口头攻击驱遣回去。  

2祛业净业，彝语称“迪伟洪伟”。毕摩念诵《迪伟》经，将各种孽障驱逐清除。  

3圈绕，彝语称“石黑几”，用牺牲和金银“曲石”在仪式当事人头上绕圈，目的在于将人身上的

各种疾病祸患通过这种方式转嫁到牺牲和金银上，有抵债之说。  

4杀牲，彝语称“则莫迪”。杀牲在义诺彝区有一定的规矩，猪和山羊是杀死，绵羊是捂死不见

血，牛是打死。杀牲后将牲血盛在碗内交给毕摩，毕摩用树枝将牲血浇粘于神座上，以示献祭神灵。  

5打鸡鸣鸡，彝语称“瓦都瓦古”。牺牲鸡是毕摩用刀敲击头部打死。杀鸡后，毕摩掰断鸡翅膀，

用嘴对准鸡的肋骨下吹气，使死去的鸡发出啼鸣，家人跟随和声，在场的所有人都可以吼叫，代表一起

将鬼怪赶走。  

6报牲遣牲，彝语称“莫农莫闪”。将牲尸头朝向门外，毕摩念诵《报牲经》，向鬼神报送牺牲，

使其欣然前来笑纳。  

7掷草偶，彝语称“尼茨布朵”。毕摩将草偶掷向门口，以示赶鬼。  

8掷鸡尸占卜，彝语称“瓦多”，以鸡头朝外为吉。  

9苦胆占，彝语称“色福西”，将猪的苦胆取出交于毕摩占卜。 

10献烧肉，用烧熟的牲肉献祭神灵。  

11献茶，彝语称“拉西”。将茶水献于神灵，现在大多都以肉汤代之。毕摩口诵《拉西》献词。  

12防同食，彝语称“则克西”，即防止鬼怪前来与人同食而使人患病。毕摩口诵《则克西经》。  

中场结束，仪式进入下场收尾阶段。  

(三)下场：收尾阶段  

毕摩念诵几段经文，一是有关神人支格阿龙的经，接着念诵“从此主人家，反咒去的鬼怪不复

返……”，在场的人一起吼“平安”。  

之后，折杆断鬼、断颈线，以示与鬼怪断绝关系。  

此后，将“草鬼把茨柒”送到村外通往“德布洛莫(鬼山)”的路边树权上，以示将各种祸祟、鬼

怪、疾病驱逐回鬼域。  

毕摩班师，收“鹫毕十二神枝”。  

仪式的最后，毕摩还要念经送请来帮忙做仪式的众神灵，“高高的松树，回到该长的地方去，大河

三百六十岁，回到该淌的地方去……”。  

整场仪式从下午两点进行到六点左右。  

 

二、“吉觉”仪式的信仰特征——鬼与神灵信仰  

宗教现象的核心是宗教意识。宗教意识在整个宗教信仰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宗教意识伴生着宗教感



情，二者共同决定着宗教行为，所谓情动于中而行之于外。“吉觉”仪式作为宗教行为的一种，是彝族

宗教意识和宗教感情的外化。在美姑，“吉觉”仪式已经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宗教节日。之所以如此兴

盛，除了毕摩文化的长期熏陶外，还有三大原因：其一是鬼怪“转嫁”的观念，某一家人做了仪式，鬼

怪被赶出家门，但是不会消失，而是跑到没有做仪式的家庭去作祟，因此，每年亲戚或者邻居都会相约

在同一时间做仪式。其二是立秋之际，万事万物都开始回落或走下坡，各种不好或反面的东西开始降

临，“吉觉”就是为了扭转这个趋势，使万事万物都朝有利自己的方向走。其三是据彝族传统观念，认

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总会犯下大大小小的口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又在不停地索取自然，这些

都是债，需要偿还，如果不偿还，就会有鬼怪作祟，使全家人不得安宁。总结起来，就是“反、防、

咒、转、还”这几大要点，从“反的、防的、咒的、转的及还的”对象来考察，我们可以看到，扑朔迷

离的“鬼神世界”正是“吉觉”仪式所蕴含的信仰特征。  

在凉山义诺彝族信仰中，鬼神崇拜极为普遍。鬼怪类统称为“略茨哈嫫”，泛指一切妖魔鬼怪、邪

孽恶兆、魑魅魍魉。这些鬼怪相传是由会飞的吃人魔王阿史索巴统领，聚居在名为“德布洛莫”之地。

“德布洛莫”并非只是虚幻的鬼世界，在现实中有其对应地点。据有关资料，该地位于四川省西南部甘

洛、越西、峨边、美姑四县相接的深山密林中。因此，在义诺地区举行的宗教仪式中，掷鬼咒鬼皆朝此

方向。在凉山义诺彝区，“鬼”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鬼”的种类极其繁多，既包括了诸多自然界

的鬼怪，如山鬼、水鬼、树精，也包括了非正常死亡的人变成的鬼。在义诺彝族的传统观念里，人死后

的属性不定，可能会成为神灵，也可能会成为作祟鬼怪。这一方面取决于人死亡的性质，然而最重要的

是取决于“娜格”的归属。如果不及时将它招附于灵位上并进行安灵仪式，它就会被其他的鬼怪所诱导

而成为作祟鬼怪。此外，还包括了由相互诅咒、盟誓等语言而产生的鬼怪，这正是“吉觉”仪式所遣返

的一类。其次，鬼不仅包括自然鬼怪、人死后魂灵所变之鬼怪、咒言之鬼怪，还包括长寿之人。彝族群

众认为，活的太久不一定是件好事，反而会让其他人早死，到了一定的年龄后正常死亡是为了让后人生

者活得更好。再次，鬼作祟乃是一切病症和死亡、灾难的首要原因，因而几乎每一种病症都有一种鬼名

与之对应。而鬼作祟于人并非仅仅因为鬼想害人。据当地彝族群众讲，鬼要喜欢某人，才会到某家去，

或依附于某人，但它本身并不知会给人带来灾难病痛。因此，在宗教仪式中，除了以咒鬼、送鬼为主线

外，还会哄鬼、娱鬼；此外，鬼很贪吃，如果主人家吃饭时，鬼来分食，则会导致主人生病。因此，在

仪式中的食饭环节，毕摩就会念诵《防同食经》，以防鬼同食致祸于人。  

在义诺彝区，神灵世界统称为“木尔木色”，包括吴天神、大地之神、毕摩护法神、伴生神和家神

五类，具有极大的神通。吴天神居住于天上，而大地之神充斥在整个世间，大山大河必然有神灵主宰。

伴生神乃是每个人生而附来的神灵，主宰着个体命运。毕摩护法神是进行仪式时必前来护佑和助法的神

灵，家神则是保护家庭成员和住宅安康的神灵。彝族民间所传述的神灵，其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混融性，

即神灵性情不定，可以说“神即鬼、鬼即神”，既可护佑人，也会致祸于人。如方位恶神“勒克特

比”，其名就以“恶”命名。如果人们在其出现的时间及方位与其冲撞，必定有灾难。家神通常是附着

在某一器物之上，如随意移动器物可能会为家庭带来灾难。因此，仪式开始时我们既能看到请神助法，

仪式结束时也能看到送神。  

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五彩斑斓的精神世界中，大至吴天宇宙，小至微尘颗粒，都有鬼神存在，日

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水火、飞禽走兽，都由其主宰，人类更是摆脱不了鬼神的控制。这些性情不

定、游离不定的鬼神，主宰着世间的一切是非福祸。这正是季节性平安仪式“吉觉”的信仰内核。在个

人无法把握的鬼神存在的世界中，需要借助仪式行为去祈福禳灾、治病祛邪。义诺彝族将其特定的“鬼

神观”融入了仪式程式之中，因此，我们可以在“吉觉”仪式中看到鲜活生动的咒鬼、赶鬼、请神、送

神等场景。人们相信通过这种巫术手段，可以控制甚至利用鬼神，达到祈福禳灾、幸福安康的目的。  

 

三、“吉觉”仪式的文化喻义  

(一)“吉觉”仪式的时空环境  

任何一个仪式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总是在具体的场景中展开的。社会习惯、日常生活，以及具体的

时空关系都会对仪式的进行产生影响。“吉觉”仪式在特定的时间、空间中展开，受到时空的制约和影

响。“吉觉”仪式的时空规定性，包括仪式时间上的选择及空间上的设置。“吉觉”仪式举行的时间，

一般是在七八月份，即夏末秋初那一段时间内，但并没有具体规定在哪一天，具体的日子需要毕摩按照

经书测算。另外，因为仪式中“转嫁”的特性，一般情况下，亲戚和邻居都选择在同一天或相近的日子

进行。“吉觉”仪式的场地，是在主人家中进行。仪式进行前，需要对空间进行布置。毕摩坐的位置、

主人蹲坐的位置是有规定的。面朝门，以适应圈绕时的赶鬼咒鬼方向。毕摩右上方的神座，象征着森

林，认为神灵最喜爱在森林中活动。为了召唤神灵助法，在场地中设置这一森林的象征物，使护法神、

祖神、山神、天神、地神等神灵附于神座上。在这个特定的仪式场地中，人、神、鬼三者都聚集在这个



空间内，神圣与凡俗的世界糅合在一起。在毕摩的念诵词中，毕摩的护法神被召唤来，主人家的祖先神

也被招来，通过念诵经文协调好双方的神灵，告之要做仪式，要将家里的鬼怪驱遣出去。整个仪式过程

就是与神圣世界的一个接触与分离的过程。在仪式过程中，与神圣世界的接触与分离，都由毕摩操控，

毕摩召唤神灵前来帮忙，将鬼怪赶出主人存在的这个空间以后，则送神灵离开，不让神圣干预凡俗。仪

式恰当的时间选择及空间的设置，对保证仪式的成功有着重要意义。  

(二)献祭与祈祷  

献祭是向神灵奉献祭品的宗教行为。献祭中的“牺牲”是神人之间的一种特别交流形式，是神人建

立合作关系的媒介。“吉觉”仪式中的牺牲有讲究，羊、猪、鸡都同时用，也可猪鸡并用。上述“吉

觉”仪式中选择了鸡和猪两种牺牲。鸡要大红色的公鸡，大红象征富贵吉祥，选择公鸡是因为公鸡会鸣

叫；拱嘴猪有开路之意，象征打通去鬼神世界之路。在献祭的过程中，毕摩要念诵牺牲起源经，以使鬼

怪信服，镇住它们，也能使神灵欣然接受。牺牲最好的部位在仪式中要献祭神灵，其余部分人们要分

食。在“吉觉”仪式中，分食牺牲除了分享神力之外，最重要的象征意义是共同“消化”掉鬼怪，使之

不再作祟，集体的力量昭显出来。在仪式过程中，祈祷与献祭总是相辅相成，结伴而行，以奉献礼品和

祈祷之词换取神灵赐福，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吉觉”仪式的象征符号  

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指出，宗教仪式不仅是对社会需要的回应，更是人类创造意义的行为。

特纳在田野调查中经验性地观察到的象征符号，指的是仪式语境中的物质、行动、关系、事件、体势和

空间单位，甚至包括社会存在的基本要求。对仪式象征符号的阐释，首先应该以“局内人”的意义阐释

为基础。通过询问仪式在场者对仪式行为的解释，可获取象征符号的明显意义。同时，象征意义的阐释

也可以从神话分析、对单独的仪式或者仪式过程的片段的解释及书面、口头的教规中获得。在“吉觉”

仪式中，几乎每一件使用的物品、每一个动作手势、每一段唱词，在传统上都代表着除了本身之外的另

一件事物，隐藏着深刻的含义，浓缩着彝族宗教的、人文的及神话的特定意义。“吉觉”仪式中的每一

个元素，都是彝族所信仰的那个神圣世界的显示，都是一个独立的“神显”。宗教经验的连续性、完整

性使得彝族在其生命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件事物，都成为了其宗教经验的一个部分。“吉觉”仪式进行的

时间，除了是一个季节性时间以外，还有着宗教的时间意义，而仪式中使用的水、草偶、神座、“曲

石”等等，都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代表了宗教行为背后深刻的宗教观念。  

一般意义上的天文时间是单向的、不可逆的，而宗教意义上的时间则多是不断地轮回和回归。“吉

觉”仪式作为每年举行的固定性季节仪式，标志着一年中时间的变化与生活的周而复始。在时间变化之

际，以转咒仪式来配合时间的转变，赋予时间以神圣的意义。七八月份夏末秋初，当地的主要农作物已

近成熟，转咒仪式举行之后大多农家开始点播下一季的物种。而此时，一年的时间也已经过了一大半，

不知后半年吉利与否。“吉觉”正是作为一种过渡性的仪式，转移一切已发生的和未发生的种种祸端灾

难。每年的这个时候，经过一次仪式性的“洗礼”，能够除晦气、保平安，以顺利开展后半年的生产生

活。  

水，在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中都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是万物之源，是宇宙诞生之前混沌状态的象

征，拥有着洁净、再生、创造的权能。在很多巫术仪式中，水都有“洁净”和“治疗”之意。在“吉

觉”仪式中，用水洒在树枝上，用树枝拍打主人和牺牲，以洁净除秽；进行“烫石净”时，将烧烫的石

块投入水中，释放出蒸汽以除秽，经过水的洗礼，仪式才能正式开始。  

神座，称“鹫毕十二子”，是每一场“吉觉”仪式中所必需的象征符号。仪式中代表十二神的神

座，象征着森林，毕摩认为神灵喜爱在森林中活动，在仪式中设置这一象征物，是对神圣世界的一个复

制。将神灵在神圣世界的居所转移到了世间，神灵自然就高兴地附于其上了。  

形象各异、功能各异的草偶也是每场仪式的必需品。神鬼乃是无形无相的，用有形的草把神鬼显形

出来，不仅有视觉上的效果，更重要的是有巨大的心理慰藉作用。在“吉觉”仪式中，毕摩会扎代表各

种牺牲的草偶，比如鸡草偶、猪草偶，再用代表沟通人鬼界的使者草偶骑于其上。鸡血和鸡毛在仪式中

也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将鸡毛、鸡血粘抹在草偶上，认为这样才能吸引鬼怪，以增加仪式的效

力。正如毕摩对牲鸡的赞美诗所言，“鸡血似泉涌，荡尽鬼与祟；鸡毛像云雾，卷走鬼与祟；雄鸡展翅

飞，扇尽鬼与祟”。  

牺牲草偶、使者草偶扎到一起被称为“茨柒”。在仪式中用什么牺牲，就插什么“茨柒”。牺牲的

组合方式有如下几类：鸡、鸡+猪、鸡+山羊、鸡+绵羊、鸡+猪+山羊、鸡+猪+绵羊、鸡+猪+山羊+绵羊、

鸡+猪+绵羊+牛(最高级的组合)，一般根据经济能力选取，但鸡是必不可少的。“吉觉”仪式中的“茨

柒”由鸡草偶、猪草偶和使者草偶组成。“茨柒”象征着沟通人鬼界的使者手执神矛、神戈兵器，骑着

带给鬼界的牺牲，以传达毕摩之意。在仪式的最后，会将“茨柒”搁置在通往“德布洛莫(鬼山)”的路

边，并用石头压之，以示将鬼怪遣送回鬼域。如前分析，“德布洛莫”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山形似一倒

扣的大锅，周围云雾缭绕，阴气森森。我们可以看到，彝族的魑魅鬼怪聚集之地不仅存在于神话传说



中，更要在现实中有其相应的地点。虚幻的鬼神世界在现实中有了对应点之后，便能增加对鬼神世界的

信力及仪式的效力。因此，送鬼、掷鬼皆朝此方向。人们总能够在朝着“德布洛莫”方向的路边看见缚

着“鬼神”的“茨柒”。  

此外，在“吉觉”仪式中还使用了用以贿赂神灵、吸引鬼怪的象征金银的物品，如“曲石”等。

“曲石”等顺时针向外与逆时针向内的圈绕动作有着赶鬼与招魂的象征意义。在凉山彝族的宗教世界

里，可以很强烈地感受到彝族对于鬼神世界的那种完整性、连续性的宗教经验，即生命过程中几乎每一

个遭遇，都认为是受到了鬼神的影响，每一样物体，都可以与鬼神扯上关系。彝族群众用其丰富的象征

思维，以极其形象的东西将这些宗教经验表达出来，有着强烈的视觉效果和巨大的心理慰藉作用。  

 

四、“吉觉”仪式的价值认知  

笔者在两次深入美姑县田野考察时，还与当地彝族群众进行了深度访谈，重点调查了他们对“吉

觉”仪式的价值认知情况。第一户访谈对象居住在县城里，男女主人五十岁左右，男主人从事会计职

业，有两个儿子，都在外面读书。主人谈到，每年要做三次迷信，三四月做一次、七八月做一次，然后

彝族年前后做一次。这是保平安的迷信，一定要做的。现在是假期，小儿子回来了，大儿子没有回家，

但是都要拿他的衣服代替他来做。问及仪式结果时，主人答道。做迷信保平安嘛，每年都这样做，都平

平安安的，那肯定是有作用的嘛。第二户调查对象也居住在县城。因男主人患有风湿病，而现在正值

“吉觉”仪式期，因此主人连做了“吉觉”与“招魂”仪式。在这两场仪式中，“吉觉”在前，“招

魂”在后，“吉觉”是将鬼怪等赶出去，等于铺路，路铺好了，魂灵才好顺利归来。该家庭男主人对仪

式持保留态度，只是顺从习俗。他讲到，每年都要做，那就做嘛，是习惯。女主人深信毕摩及其仪式，

声称每年都会做三场，本来治疗风湿病的“招魂”仪式是应该单独做的，但是儿女嫌麻烦，就连同“吉

觉”仪式一起做了。另一访谈对象是美姑县巴普镇村民，年龄在25岁左右。他讲到，他们家就做一场仪

式，就是七八月份的“吉觉”。这是传统，能保平安吧，这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在做，他们也做。当问及

为何不是一年进行三次仪式，他回答说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可以看到，年轻一辈虽然遵从传统，也确

信仪式的作用，但同时也要以经济标准来衡量。还有一访谈对象是随机偶遇的中年妇女，家住县城。她

对毕摩与仪式深信不疑，每年至少会做三次仪式，平时生病的时候也会做仪式。她确信世间存在鬼神，

曾为自家小孩做过“招魂”仪式。此外，笔者还与美姑一位老学者进行了访谈，他给笔者讲了不少有关

祖先灵魂的故事，对毕摩及其仪式持肯定态度。  

综合访谈资料可以得知，年轻一辈和父母长辈对待“吉觉”仪式的态度存在差别。虽然他们都做仪

式，但年轻一辈多以经济、方便、实用为标准，而父母长辈则坚持传统并相信仪式效力。此外，曾经有

过亲历仪式效力的访谈对象，一般都会坚持正规化的仪式程式。总之，通过调查访谈笔者感受到，义诺

彝族以其传统的宗教信仰为精神支柱和价值取向，仪式生活演绎着他们丰富深奥的信仰世界。“吉觉”

仪式作为一种巫术行为，乃是其宗教思想的展演。作为一种季节性的平安仪式，“吉觉”仪式表达了对

美好生活的期盼。通过“吉觉”仪式，仪式主体确信达到了“反、防、转、咒、还”这几大目的，许诺

了一家人平安吉祥的希望。作为“吉觉”仪式的观察者与记录者，我们可从中进一步挖掘出彝族群众更

为深刻的信仰文化价值。  

首先，“吉觉”仪式反映了彝族求吉避凶、祈福禳灾的心理。仪式作为一种巫术手段，本质上是人

们相信有某种可以控制和利用的超自然力量存在，而且可以凭借它实现非人力所能实现的意图。人们获

得幸运和避免不幸的方式，就是巫术的开始。彝族毕摩文化的强大影响，使得彝族群众深信鬼神的存

在。游荡不羁的鬼怪，天界性情不定的神灵及地下的鬼怪随时随地都会来左右人们的生产生活。为了求

得更好的生，避免灾祸死亡，人们便想出各种办法来控制和利用这些鬼神。毕摩的各种巫术咒语得以兴

起。通过毕摩举行的种种仪式，彝族群众确信控制住了它们，在心理上得到了极大安慰与满足。正是有

了这种心理效应，才增添了人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对生活的希望，最后可能真的达到了求吉避凶、祈福

禳灾的结果。  

其次，“吉觉”仪式显示了团体力量，增强了家庭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吉觉”仪式过程中的鸣

鸡环节，毕摩使死去的鸡重新鸣叫，在场的人亦随声附和，代表着集体力量战胜了邪恶。参与的人越

多，人们和声吼叫的声音越大，表示力量越强，由此也增强了团体凝聚力。仪式最后的共同分食，即家

人和在场的人通过共同分食仪式牺牲，代表着一个受祝福的群体分享了神力；另一方面也代表着集体的

力量“消化”掉了鬼怪，强化了彝族群众的信仰意识，夯实了各个家支间的情感。同时，孩子的成长也

一直处在定期举行的仪式活动之中。他们通过观察或者参与仪式，从实践所提供的榜样中吸取了许多规

范，仪式活动逐渐成为他们的习惯，并逐渐变成他们自身的一部分，由此彝族传统文化得以延续下来。  

再次，“吉觉”仪式反映了彝族对待超自然界的刚硬态度和控驭情绪。“吉觉”仪式的时间选择，

表现了彝族对鬼神存在的时空环境的积极利用。仪式中以特定的空间设置来适应仪式的需要，更展现了



彝族强烈的控制意识。从仪式中的一些咒词和经文来看，“吉觉”仪式中的“祈求”意味并不浓厚，不

是乞求神灵达到什么愿望目的，而是我要达到什么目的，神灵需要为我做什么，仪式过程也是以咒鬼、

赶鬼为主线。彝族强调咒语的力量，强调呼鬼名并治之。此外，仪式中的掷鸡尸等占卜环节，如果没有

出现仪式期望的结果，则必定要一直进行，直到期望结果出现为止。即使在预测天意的占卜中，彝族的

“控驭”意识也是如此强烈。《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中的一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待超自然世界的

刚硬态度和控驭情绪。“彝人不能自已之事，则祈祷于人、权威，而不是祈祷于天，遇不能自医之病，

不日‘祈祷于鬼’，而是送鬼、咒鬼、赶鬼。如遇无可奈何之敌，则祈师于亲戚，而不是祈祷于鬼神。

祈师亲戚而不胜，则塑泥为像以煮之，编草为敌以射之。”人力胜天之意表现得淋漓尽致。因而，我们

可以说，彝族信鬼，但更信人力。既然生命过程中的每一个遭遇都是受到鬼神的影响，那相对应的就有

成百上千种的巫术仪式与之抗衡。  

最后，“吉觉”仪式中还债的观念，表明了彝族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平衡的价值观。从

“吉觉”仪式的目的来看，无论是遣返类仪式还是还债类仪式，都与索取与归还有关。彝族群众认为，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总会犯下大大小小的口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又在不停地索取自然。这些都

是债，如果不及时偿还，就会有鬼怪作祟。不仅人类群体内部应该和谐相处，人类与自然之间也应和谐

相处。如果打破了这种平衡，就会出现不好的结果。这些都是“吉觉”传统仪式所展现出的重要文化内

涵与信仰价值，对现今社会而言，也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为有着丰富知识和专业技能并能和鬼神世界沟通的宗教职业者，毕摩对当地彝族的精神及社会生

活具有重要意义。由毕摩主持进行的“吉觉”等仪式活动，许诺了彝族群众一个吉祥安康、平安幸福的

结果，为他们提供了心理上的慰藉与支撑。当然，如果人们把追求幸福安康寄托在宗教仪式上，把解决

事情的办法寄托到现实世界之外，那将也是对人自身价值和力量的一种否定，必定得不到真正意义上的

成功。在这次实地调查中，笔者也发现，现在的彝族群众更加重视人本身的力量，更加重视并依赖科

学，作为彝族传统文化一部分的“吉觉”仪式等宗教活动，渐渐成了一种习俗。他们并不怀疑毕摩及其

仪式的作用，只是更加重视为个人、家庭及社会的幸福安康做出自己的实际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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